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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右翼总理对美外交政策成因分析

李 洁 宇

（中共海南省委党校 政治学教研部，海南 海口５７１１０１）

摘要：“大以色列”信仰，即建立包括整个巴勒斯坦、横跨约旦河两岸的以色列国家，是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

集团的立党之本。以色列右翼总理虽具有相同的利库德集团出身和共同的“大以色列”信仰，但在务实程度上

却存在巨大差异，贝京在理想和现实间寻求妥协的政治权术，沙米尔对意识形态的坚持，内塔尼亚胡在坚守信

仰和务实作风问题上的难以权衡，沙龙的现实主义使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对美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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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京、沙米尔、内塔尼亚胡和沙龙都曾任以色
列总理，同属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具有相同的利
库德集团出身，怀有共同的利库德政党集团信仰，

但他们采取的对美外交政策却各不相同。从某种
意义上说，他们既是利库德集团党派信仰的践行
者，又是注重实际、衡量利弊得失的务实主义者。

意识形态和务实主义的碰撞，对信仰的坚守和向
现实的妥协，构成了他们制定对美外交政策的进
程。

一、对利库德集团立党思想的考察

利库德集团成立于１９７３年，前身是由雅博廷

斯基创建的反英武装力量赫鲁特。赫鲁特在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是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代表性组
织力量。由于信仰不同，雅博廷斯基最终脱离了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阶层，并在很大程度上
保持了行动的独立性。

雅博廷斯基的思想形成于２０世纪前叶，极大
地受到民族浪漫主义，尤其是意大利民族浪漫主
义的影响，把民族主义看作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
量。１９２４年３月，雅博廷斯基提出“大以色列”纲
领：（１）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犹太国
家；（２）国家的领土包括约旦河两岸；（３）方式是大
规模的殖民运动［１］５。雅博廷斯基坚持认为：只有

通过强烈的要求、保持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力
量，犹太民族才能不做妥协、完全实现自己的目
标。

以雅博廷斯基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修正

派，拒绝有妥协意味的、在１９４７年１１月被联合国
通过的“分治”计划，认为它是对赫茨尔犹太复国
主义的背叛，放弃了重建犹太王国的努力［１］５。

雅博廷斯基在领土问题上持强硬态度，拒绝
任何阿拉伯人提出的对巴勒斯坦的民族、政治权
利要求。雅博廷斯基承认阿拉伯有自己的民族特
征，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实体，但他反对巴勒斯坦的
阿拉伯人要求政治和民族权利的呼吁。雅博廷斯
基通过对“民族自治权”和“公民权”进行区分，给
与阿拉伯人“民族自治权”，在巴勒斯坦居住的少
数阿拉伯人拥有广义上的“个人自治权”，但“公民
权”意味着在巴勒斯坦将出现一个阿拉伯人的主
权国家。这样，阿拉伯人可以在巴勒斯坦享有与
犹太人同样的民事权利，他们组成的社区也可以
享有相应的权利，但他们被禁止成立拥有主权的
政治组织［２］。

在处理阿以关系上，雅博廷斯基坚持在巴勒
斯坦只能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或犹太国家，没有
中间道路。他认为只有两种情况会发生：犹太人
有建立国家的权利，阿拉伯人的抵抗被视为不道
德、不合法的；犹太人放弃建立国家的权利，犹太
复国主义的梦想化为泡影［３］。

雅博廷斯基主张采取“铁墙（Ｉｒｏｎ　Ｗａｌｌ）政
策”：犹太人应该建立“铁墙”，以对抗阿拉伯人的
民族运动，并在剧烈程度不断升级的斗争中打败
阿拉伯人。雅博廷斯基首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然后是一个受殖民主义运动影响深远的帝国主义

者。他的“铁墙政策”反映了帝国主义者的思维：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李洁宇：以色列右翼总理对美外交政策成因分析

作为巴勒斯坦的原居民，阿拉伯人会反抗后来者，
但最终将被代表更高文明水平的力量克服。
雅博廷斯基认为，历史上从未有过先例，在某

个地区建立一个国家能得到原居民的同意。唯一
能获得阿拉伯人同意的方式，是在以色列保持强
大的实力，使之免受阿拉伯人压力的影响。泛阿
拉伯主义的确存在，但作为一种国际力量它却不
足为惧，因为民族主义分裂了伊斯兰世界，并削弱
了它的力量［４］。
雅博廷斯基是军事实力的忠实信奉者。他崇

拜造就军事成功的素质：纪律、训练、命令、团结、
忠诚、领导等等。贝塔是雅博廷斯基领导的一支
青年运动组织，走的是公开的军事化道路，定期检
阅，有自己的统一军装、军旗［５］。雅博廷斯基敬仰
的英雄人物是致力于夺取土地的战士，目标是建
立一个国家。

二、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对“大以色列”
思想和巴以对立立场的坚持

在１９７７年利库德取得大选成功之前，工党在
以色列国内政坛中占据支配地位。利库德成员舍
弃工党，加入利库德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了他们
对“大以色列”信仰的支持。深嵌在利库德立党思
想中的还有以色列对阿拉伯的不妥协态度。
贝京是雅博廷斯基的忠实崇拜者。１９４０年

雅博廷斯基过世后，贝京率领伊尔贡，走上了武装
反抗英国委任统治的道路。贝京坚持相信，二战
结束后，英国将出台新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以
代替１９３７年已寿终正寝的旧方案。贝京追求的
是最大化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而不是英国支
持的、本·古里安等人认可的有限的目标。贝京
的反英武装运动，旨在离间犹太复国主义温和派
与英国的合作，结束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
破坏“巴勒斯坦分治”计划。以色列建国后，当选
第一届议会议员的贝京猛烈抨击本·古里安，批
评他默认约旦对约旦河东岸的占领。

１９４０年，伊尔贡分裂。沙米尔与亚伯拉罕·
斯特恩另立“斯特恩邦”暴力集团，又被称为“铁血
团”，沙米尔遵守斯特恩关于“国家重建”的１８项
原则。他明确指出：以色列的领土包括从尼罗河
到幼发拉底河的广大地区；犹太人用剑征服了以
色列的领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以色列才能建国
并获得重生；以色列对其领土拥有不能被剥夺的、
绝对的所有权［６］１７６。“铁血团”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于联合英国的敌人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冷
战开始后，苏联成为“铁血团”现实上的唯一盟友。

对苏联的态度造成了“铁血团”的分裂：一派认为
以色列和苏联接近是权宜之计，另一派倾向于真
正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沙米尔表现出左倾立
场，但最终没有加入左派，原因在于后者支持对巴
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立场进行调解。１９７０年，沙米
尔做出审慎决定，申请加入赫鲁特，并在该党负责
移民工作。在沙米尔眼中，赫鲁特是唯一一个没
有放弃“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大以色列”的党
派［６］１８６。
对于巴勒斯坦这片犹太人曾缔造辉煌的领

土，内塔尼亚胡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幼年时期离
开巴勒斯坦远赴美国时，内塔尼亚胡对故土留恋
不舍。内塔尼亚胡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选择回
国效力，并出于对“大以色列”的向往加入利库德
集团。内塔尼亚胡对阿拉伯人的仇恨难以消除，
他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工作时，通过媒体极尽
所能地丑化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形象。当阿拉
法特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表态要通过政治途
径弱化阿以冲突时，内塔尼亚胡用“虎头蛇尾”来
形容对方［７］２０４。不管他是否对利库德集团的“大
以色列”政策有深刻的认同感，他都要在表面上如
是行为，否则，缺乏深厚政治根基的他难以巩固自
己的地位。
沙龙本是工党成员。在美国的压力下，工党

政府对阿拉伯人作出的妥协，在沙龙看来是软弱
的表现。怀着对工党的失望，沙龙加入了利库德
集团。幼年时期的沙龙，在父母的熏陶下，养成了
仇恨阿拉伯人的性格。对阿拉伯人民的仇视伴随
其一生。在贝京执政时期，沙龙担任国防部长，指
挥了史称第五次中东战争的黎巴嫩战争，对长枪
党屠杀两个难民营的罪行难辞其咎。在沙米尔执
政时期，沙龙担任住房部部长。也许是潜意识里
认识到该届内阁不会长久，沙龙积极推进西岸定
居点建设。

三、对利库德集团领导人
不同务实程度的考察

越积极地参与政治，越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主
导作用，越能培养出灵活务实的风格，越能在国内
外压力中左右逢源。外有安全之虞，内有派系之
争，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最大的现实。能攀登权位
的政客，无外乎两种情况：机缘促成的机会主义者
和审时度势、驾驭风云的历史缔造者。贝京长期
担任反对党领袖，游走在政治体系的边缘，凭借高
超的政治手腕和控制舆论媒体、煽动民众情绪的
政治能力，得以在复杂的以色列派系斗争中纵横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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捭阖，并攀登上权力的巅峰；沙龙的一生，既驰骋
过血雨腥风的战场，也叱咤过波诡云谲的政坛；相
对于贝京和沙龙，沙米尔和内塔尼亚胡上台，更多
是环境造就的产物。
在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内部，贝京打响了反

抗英国委任统治的第一枪。以色列建国初期，贝
京为分享胜利果实，大力歌颂伊尔贡的功劳，称其
在结束英国的委任统治上责无旁贷，得到了很多
民众的认可，并为赫鲁特得到了议会的入场券。
当以色列举国上下展开辩论，以色列是否应该获
取德国赔偿的时刻，贝京率领民众举行大游行，反
对以色列和德国关于赔款问题进行直接谈判，并
义正词严地批评工党政府向刽子手索要赔偿的行

为。但之前，贝京本人曾提出用德国赔偿挽救以
色列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此次发难是为借机扳倒
工党政府［６］４９。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沙龙便崭露头角，受

到本·古里安的赏识，也深受老前辈———以色列
另一位战斗英雄摩西·达扬的器重。他在工党政
府和利库德政府中都颇为得势。沙龙是凭借超强
个人能力、攀登权力巅峰的典范。第四次中东战
争，以色列由于准备不足，伤亡巨大。面对民众追
究政府责任的要求，沙龙在关键时刻，背叛了曾对
自己有提携之恩的国防部长达扬。这一落井下石
之举凸显了沙龙的务实主义。在贝鲁特难民营惨
案之后，沙龙被迫辞职。贝京１９８３年辞职后，沙
龙和同僚一起，推举沙米尔作为利库德集团的候
选人。当时沙米尔年事已高，沙龙继承权位是迟
早的事情。深谙权力政治之道的沙龙处理实际问
题，能抓住问题的要害所在。
加入利库德集团之前，沙米尔曾经营一家小

型橡胶厂，后因难舍“大以色列”信念告别商场重
返政坛。沙米尔没有轰轰烈烈的从政经历，却以
稳健、保守而著称。１９８３年，贝京辞去总理职务
后，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沙龙因贝鲁特难民营
事件广受谴责，为保险起见，利库德中央委员会推
举沙米尔领导该党派，以应对贝京的离去带来的
骤然变化。沙米尔当选，起到了维持利库德的利
益和稳定局面的作用。可见，沙米尔攀登权力巅
峰，主要是外因促成的结果。
内塔尼亚胡在政坛上算不上是大佬级的人

物。他曾任以色列驻美国使团副团长。凭借驾驭
媒体的能力、娴熟的英语，内塔尼亚胡在丑化巴解
组织的形象上不遗余力，为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
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权，也因此为自己挣得了政治
资本［７］３８３。内塔尼亚胡是媒体大战中的幸运儿，

而不是凭借战功或政治功绩赢得民心的政治家。
在竞选总理时，他受到对手的攻击，被冠以“投机
主义者，缺乏政治智慧、只有不入流的政治伎俩”
等罪名。一来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二来得益
于以色列民众的念旧情绪———内塔尼亚胡的已故
兄长是以色列昔日最优秀的军官［８］，内塔尼亚胡
如愿登上了总理宝座。在竞选中打出“大以色列”
的旗号，塑造起强硬形象，并以此赢得了大批支持
强硬政策选民的选票，为保全本已微弱的政治资
本，他就要在政治实践中兑现诺言。受到如上牵
制，内塔尼亚胡想迈出务实步伐，困难重重。

四、利库德集团出身的总理
对美外交政策演变

贝京在坚持信仰的前提下，发挥灵活务实特
征，保全了美国的颜面，客观上促进了中东和平进
程。沙米尔受制于意识形态，对美国促进巴以和
谈的热心反应淡漠，态度强硬地推进西岸定居点
建设，致使以美关系滑至冰点。内塔尼亚胡坐稳
权位的资本就是兑现竞选诺言，遵从“大以色列”
信仰行事，他在西岸撤军问题上摇摆不定的立场
让善于斡旋的克林顿也莫可奈何。沙龙以务实为
先，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权衡利弊后，做出从西
岸和加沙地带撤退的决定。

（一）贝京：“用西奈半岛换西岸”
贝京第一任期内，中东出现和平曙光。美国

总统卡特有促进中东和平的坚定决心，埃及总统
萨达特强烈要求打破中东“不战不和”的僵局，并
首先向以色列抛出了橄榄枝。在埃以会谈期间，
贝京在西奈半岛的定居点问题上据理力争，几次
使谈判几近中断。在卡特的灵活斡旋下，埃以签
订了和平条约。贝京的“大以色列”计划，不包括
西奈半岛。“用西奈半岛换取约旦河西岸”是贝京
在国际压力，尤其是恩主美国强大压力和促和决
心之下的选择。
埃以会谈的最后阶段，贝京同意：把西奈半岛

和空军基地归还给埃及，撤销其上的定居点；在巴
勒斯坦人民参与和西岸及加沙居民同意的前提

下，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
进程，应该有约旦、埃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
的代表参加；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公正要
求应该被满足。《戴维营协议》埃以条约中使用的
语言清楚明了，为实际问题规定了解决的期限，如
写明埃以边界以１９０６年划定的为准，以色列军队
完全从西奈半岛撤出等等。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的条约却充满歧义，而且充斥了大量原则性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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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协议的履行需各方达成一致意见，以色列有
否决权［９］。
贝京坚持认为，“自治”权利应赋予居民，而不

是领土。西岸的“自治”权应交由１１人委员会，后
者将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为巴勒斯坦居民提供教
育、宗教、住房、交通、卫生、农业和福利方面的服
务。如果这个委员会自行宣布为过渡时期的巴勒
斯坦政府，它将被该地的最高权威———以色列军
事政府解散［１０］。贝京把自治的终点看做以色列
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完全占领，而不是以色列在
这些领土上作出的妥协。
贝京抓紧吞并西岸的步伐。工党当政时，遵

循与被占领土有关的“海牙原则”第５２条款，获取
土地以用于军事目的。当在被占领土上兴建平民
定居点时，它的行为合法与否要受到最高法院的
审查。而在利库德执政的年代，获取土地有了新
的名目———“国家权利”或“国家安全需要”。利库
德的土地政策带有强烈的反阿拉伯色彩。它限制
阿拉伯人的居住点建设，用犹太人的定居点将阿
拉伯人的城镇分离开来，防止他们形成聚集区，并
对阿拉伯人的定居点形成包围之势。
在贝京刚就任总理时，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只

有２４个犹太定居点和３　２００个犹太人定居者，当
贝京１９８３年辞去总理职务的时候，那里已经有

１０６个定居点，定居者达到２８　４００人。短短６年
时间，贝京将定居点数目扩充了４倍，定居人数扩
充了９倍［１１］。

（二）沙米尔：“把西岸的犹太定居者扩张到

１２万也不算多”
沙米尔主张，中东和平进程应该建立在《戴维

营协议》和联合国２４２号、３３８号决议的基础上，
不能有巴解组织和所谓的巴勒斯坦国家的参与。
在三年的过渡期结束后，关于领土最终地位问题
的谈判才可以开始［６］２５０－２５１。

１９８９年９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提出了“十
点”计划。他建议：以色列应该接受公众意见，国
际观察员应在场；以色列国防军应该从投票区撤
退；在大选当天，应禁止以色列人出现；阿拉伯人
应给与充分的自由，散发大选宣传单；以色列应遵
守“土地换和平”纲领，终止定居点建设活动；东耶
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应该被允许参与和平进

程［６］２５７。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美国国务卿贝克继续对以色
列施加压力，推出自己的五点中东和平计划：阿以
会谈应在开罗召开；穆巴拉克政府应向以色列、巴
勒斯坦和美国进行咨询；美国应该满足巴勒斯坦

的条件；美国将在沙米尔计划的基础上参与；巴勒
斯坦将有谈论选举和提出任何问题的自由。贝克
认为以色列应该改变建立“大以色列”这一不切实
际的想法，放弃已占领的领土，结束定居点建设活
动，把阿拉伯国家当做应获取政治权利的邻居。
贝克坚持认为“土地换和平”是推动和平进程的唯
一真正途径［６］２５４－２５７。
以色列内阁中的温和派，表现出希望沙米尔

积极回复贝克计划的强烈意愿，而保守派要求沙
米尔坚决拒绝该计划。沙米尔走不想开罪任何人
的中间路线，不作答复。１９９１年９月，老布什总
统预见到中东和平计划被以色列破坏的可能，要
求国会将预计给与以色列的１００亿美元贷款保证
延迟１２０天。支持利库德政策的美国犹太人组织
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对以色列
提供贷款保证。布什在压力下没有让步，他抨击
制造压力的人：“我听说今天，有一千名国会山上
的议员站在我的对立面，即使只获得一张选票，我
也不介意。”［６］２６６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减轻了美国对以色列的
压力。阿拉法特站到了支持巴解组织的海湾国家
的对立面，他试图在危机中加以斡旋的行为使他
被冠以“伊拉克政权代理人”的名谓。沙米尔趁着
以色列和平人士对阿拉法特不再抱有期望的时刻

说：“在依赖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资金支持数年
后，阿拉法特正在暴露自己的真面目。世界各国
领导人应该睁开双眼，和巴解这个虚伪罪恶的组
织划清界限，并把他们的代表从自己的领土上驱
逐出去。”［１２］１９９１年底，因为认为海湾战争后的形
势明显有利于以色列，沙米尔决定去马德里参加
和会。沙米尔自认为，通过不置可否、模棱两可和
在细节上穷追不放的外交政策，可以回避与利库
德立场相悖的问题。沙米尔为争取被占领土上的
选票，向定居点居民许诺，不会据美国要求停止定
居点建设。这一举动恶化了以美关系。１９９２年５
月，贝克告诉美国犹太人组织的领袖，因为沙米尔
违背了他于１９９１年２月在私下场合做出的承诺，
以色列不会得到１００亿美元的贷款。沙米尔反
击，说美国已经向阿拉伯人许诺以色列不会得到
贷款保证，并说“１２万定居者也不够多”，这种激
烈的论调使以美关系持续降温［６］２７６。

（三）内塔尼亚胡：“以实力求和平”

１９９６年５月，内塔尼亚胡上台后，拒绝进一
步贯彻《奥斯陆协议》，不提倡“以土地换和平”的
原则，而是坚持“以实力求和平”。他拒绝执行其
前任拉宾政府和巴勒斯坦签订的《塔巴协议》。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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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为扩大巴勒斯坦在加沙和西岸的自治作了若

干规定，如分三阶段继续从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军，
第一阶段撤出西岸约３０％的领土［１３］。内塔尼亚
胡要求针对撤军问题重新进行谈判。

１９９７年２月底，内塔尼亚胡宣布第一阶段只
能从西岸撤出２％的土地，３月初又提出第一阶段
最多只能撤出约９％的西岸土地［１４］。当年１０月

２７日，内塔尼亚胡宣布“五不”政策：不再向巴方
归还更多土地，不放弃戈兰高地，不单方面从黎巴
嫩撤军，不停止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不放弃“耶路
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和永久的首都”这一立场。
美国总统克林顿动员各方力量，如时任联合

国秘书长安南，推动中东和平进程。１９９８年１０
月２３日，巴以双方签订《怀伊备忘录》，规定以色
列将分三次向巴勒斯坦方面移交１３．１％的土地，
和巴勒斯坦在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方面的义

务［１５］。１２月２０日，以色列内阁宣布终止执行《怀
伊备忘录》，并为从西岸继续撤军附加了五项政治
条件。
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中东和平进程进入了

自《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的最低潮。为挽救中东
和平，克林顿展开其任期内的第四次中东之行，并
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会谈。克林顿许诺向以色列提
供１２亿美元的附加援助，以鼓励对方履行《怀伊
备忘录》，但内塔尼亚胡却拒绝对原定于１２月１８
日开始的第二期撤军目标做出任何承诺。

（四）沙龙：从西岸和加沙地带撤退

２００１年，因为强行“访问”清真寺，而使巴拉
克和谈努力付之东流的“铁血”人物沙龙上台执
政。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在阿以问题上采取“超
脱”政策，表示不积极推进中东和平进程［１６］。９．
１１恐怖事件使美国的反恐大业提上日程。小布
什总统希望中东局势保持平稳，使阿拉伯国家加
入反恐阵营。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７日，沙龙在接受访
问时说，只要巴以之间存在冲突，他便不会妥协，
不会采取自我克制的措施，不会付出代价去迎合
美国。在全世界的目光集中于美国之时，以色列
加强了对巴勒斯坦的报复式攻击，沙龙拒绝佩雷
斯和阿拉法特会谈［６］２９４。
在任职于内塔尼亚胡内阁期间，沙龙曾强调

自己对利库德集团立党之本———犹太复国主义的
坚持，以区别于内塔尼亚胡的务实主义。但攀登
权力巅峰的沙龙，却展现出了更为强悍的现实主
义作风。加沙地带冲突频发，成了巴勒斯坦恐怖
主义组织哈马斯和以军的战场，不断攀升的以色
列士兵伤亡数字已使该地区成为以色列不堪承受

之负担。日内瓦倡议称，把耶路撒冷旧城一分为
二。沙龙在议会宣称，以色列选择有三：消灭巴解
组织，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遵循对以色列
而言是灭顶之灾的日内瓦倡议；无所作为，任国际
社会裁决［６］３１９。几番比较，沙龙决定从加沙撤军。

２００４年２月，以色列正式宣布，分别从加沙地带
和约旦河西岸正式撤走１７个和４个定居点［６］３１４。
这一举动迎合了美国的反恐措施。

五、结语

虽然认同“大以色列”的信仰，但由于个人务
实程度的差异，利库德集团出身的总理，采取了不
同的对美外交政策。内塔尼亚胡第二任期内，是
否会改变以往对美国的不合作态度，是个值得关
注的问题。再次登上总理宝座，内塔尼亚胡应该
会从昔日的总理经历中汲取教训，选择最佳的外
交决策，以回应求“变”心切的奥巴马政府。鉴于
拉宾在第二任期内，采取了和之前有明显差异的
外交政策，主动向巴勒斯坦伸出橄榄枝，我们似乎
有理由期待，内塔尼亚胡将呈现出让世人期待的
姿态。
理论上虽如此，在多变的政治现实中，答案从

来就不是唯一的。内塔尼亚胡略显稚嫩的政治背
景，他主张建立“非主权国家”的宣言，提醒着我们
中东和平进程将会遭遇的曲折坎坷。进一步讲，
除却领导人自身的因素外，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
也至关重要。伴随着巴以冲突的频繁化、不可预
期化和升级化，利库德甚至以色列民众的立场越
来越趋于强硬。巴以和平进程何去何从，仍是个
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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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那些努力上进、奋力自救的个人。”［４］２３－２４ 资
金困境是制约许多公益组织成长的“瓶颈”，有了
南都的资金支持，许多公益组织可以做自己想做
的项目，在项目的实际操作中累积了经验、增长了
能力。实践证明：有效发挥资助型公益组织的资
助功能对于提升灾害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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